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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作为传统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,都
为民族文学、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助力。中国知

网显示,近些年把神话作为选题的学术论文,特别是

研究生毕业论文呈现出递增趋势,研究群体的培育

为神话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,也为民族文

学、民间文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。有学者强调,
“神话学的建立,从某种意义上讲,又具有很强的实

践性。”[8](P643~651)这种实践性又与民族文学、民间文

学的特征与发展需要是高度一致的。真正意义上的

文学,就是来源于人民,服务于人民,发展于民间,只
有与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相一致,才能具有强大的生

命力,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功能。无论是神话学建设

自觉与民族文学、民间文学相结合,还是民族文学、
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积极关注神话学成果,都是相

互促进的有效路径,顺应了新时代多学科融合发展

的新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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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话学与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新

唐启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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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20世纪国学研究新方向开拓和范式更新换代中,超学科的神话学是重要的学术驱动

力之一。从历时性视角来回看,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、新理论,神话作为方法和神话作为

资源三阶段的发展。神话学渐渐成为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遗产、社会记忆、历史书

写、文化认同等的理论视阈。而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、神话载体的开拓和研究

方法的革新,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新林,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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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4年1月,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编写的

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》(试
行版)公开发布,其中的新动向有:消失27年的“民

间文学”重回二级学科目录,而在这27年里承担了

民间文学部分研究工作的“文学人类学”①,作为交

叉学科首次出现在学科目录上,隶属于二级学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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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详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,https://www.acge.org.cn/encyclopediaFront/enterEncyclopediaIndex。

②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方法的本土实践与创新,详参谭佳《整合与创新: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七十年》,《中

国文学评论》2019年第3期。

③ 代表性的如马昌仪《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》(1994),叶舒宪《神话学的兴起及其东渐》(1996)、《中国神话学百年

回眸》(2005)、《神话的超前智慧》(2005),贺学军《中国神话研究百年》(2000),高有鹏《中国神话研究的世纪回眸》(2008)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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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学:着眼于文学与人类的一般活动或其他活动关

系的研究方向之一。① 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或学术研

究新方向,“文学人类学”1978年首次正式出现在伊

瑟尔的论文《走向文学人类学》中,但其奠基性研究

却可以追溯到剑桥学派的神话-仪式研究如弗雷泽

《金枝》、哈里森《古代艺术与仪式》和弗莱的文学整

体关系研究。中国文学人类学紧随国际文学研究新

动向,逐步完成了从译介、整合到本土理论方法的实

践与创新。②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相遇、碰撞

与交叉融合诞生的新学科,而神话学则是文学与人

类学交流对话的关键桥梁。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

历程中,国学研究的新方向和范式变革,很重要的一

个学术驱动力就是神话学。若从神话学作为一门学

科知识在国学园地的萌芽算起,从历时性视角来回

看,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、新理论,神话作

为新方法和神话作为资源三阶段的发展。而中国文

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、神话载体的开

拓和研究方法的革新,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

新林,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。

  一、神话作为新学问:从译介整理到本土

化研究

 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,文化及其学术转型之际,
“神话”作为新术语、新学问进入中国学术视野,成为

文学、史学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现实命运,建构民族精

神和学术生长点的新秀。神话最早究竟何时进入中

国? 缘何归于文学学科? 许多学者做了学术梳理和

批判性反思③,其基本共识是: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

云的《神话·历史养成之人物》一文首次将日语“し
んわ”音译(Shinwa)“神话”一词译介进中国,赋予

乾嘉学派以为荒诞不足道的神怪以新的意义———
“鼓荡”人心“有力”的文学。谭佳在其《神话与古史》

中则从晚明西学东渐后融入儒学的策略及其分科认

知,和“神话”的本土意义及其文体归属于文学学科

的原因,将“神话”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前溯到1897

年12月4日《实学报》所载孙福保所译《非尼西亚国

史》。而真正对国学研究产生奠基作用的是1897~
1900年间章太炎的论著《清儒》“上古以史为天官,

其记录有近于神话”,和《哀清史》“上世瞽史巫祝,事
守相近;保章、灵台,亦官联也,故作史必详神话”。

章太炎以神话新词奠定了六经皆史的学理基础和

“神话-古史”研究范式,直接从内容和形式上形塑

了21世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话语模式[1](P3),同

时也开启了神话与信史对立范式。此后经由夏曾

佑、谢六逸、古史辨派(顾颉刚、杨宽、童书业等),神
话与古史走向完全分化与对立。关于神话与历史的

关系,谭佳在其《神话与古史》中曾梳理过三位颇具

学术影响力学者的探索:考古学家张光直“历史是神

话”、神话学家叶舒宪“神话历史”和人类学家王明珂

“神话是历史”与“历史心性”说。张光直的商周神话

研究有很强的理论自觉和商周历史语境及其文化结

构的限定性。王明珂虽师承张光直,却又另辟蹊径,

从移动田野、人类生态、文本叙事等视角,将历史和

神话置于同等层面,重新梳理和思考了三千余年来

广泛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诸多“英雄祖先与弟兄

民族故事”书写与讲述的历史情境、情感和意图等潜

在的“历史心性”,神话即历史,二者相互发酵,改变

对方,形塑人们的观念和记忆。叶舒宪以玉为核心

的中国神话研究,旨在探寻文明起源、形成期,玉石

在东亚物质文化、精神信仰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普

遍认同和传播,如何超越地域和族群界限,促成中华

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,并形成一整套以祭祀礼乐为核

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,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物质原

型。神话与历史在此似乎消弭了间隙,而凝结为一词

“mythistory”———文明的发生、历史的表述或书写必

伴随着神话,神话是信仰、智慧、策略、资源的统一

体。在此,“神话即历史”和“神话历史”说,旗帜鲜明

地打破了神话与历史对立的僵局;并以文化整体观

和比较神话学视野,重新开启新一代学者对《春秋》
《论语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管子》《墨子》《淮南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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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早期经典文本叙事的神话编码模式的深入探

究。[2]201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“神话历史丛书”
第一辑,就是青年一代学者对“神话历史”的自觉体

认与研究实践。“在全新的‘神话历史’视野下,巫史

的神圣诉求和现实的王权话语成为了中国历史叙事

的起源和发展线索”,神话作为曾经的信仰根基、思
维模式和文化编码,弥漫在中华文明经纬脉络和古代

典籍的叙事底层。[3]而将神话与历史均视作一种社会

记忆,强调两个范畴基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性质,丰富

了“神话历史”的内涵。
与神话-古史研究同时的,还有神话故事、神话

-仪式和神话图像的译介与本土化研究实践。茅盾

《北欧神话 ABC》(1930)、周作人译作《红星佚史》
《希腊神话》《希腊的神与英雄》等,将欧洲神话译介

进中国。鲁迅《破恶声论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1924)率
先论及中国神话与传说、宗教的关系以及神话在文

学中的源头地位。而现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山之作

《中国神话研究ABC》(署名玄珠即茅盾,1928)借鉴

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念和方法,
梳理、研究中国上古神话“断片”的基础上,提出“中
国神话历史化”命题,重构中国创世神话叙事谱系和

原始先民的神话宇宙观,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

石。[4]系统化整理中国神话资料,提出并论证广义神

话概念,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则是袁

珂,其《古代中国神话》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

族古代神话专著,而其编选的《中国神话选》《神话选

译百题》《神话论文集》《中国神话传说》《中国神话传

说词典》《山海经校注》《山海经校译》《中国神话资料

萃编》等,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理论

基础。神话仪式理论的译介与研究,如法国汉学家

葛兰言和中国学者闻一多援引神话仪式新视野研究

《诗经》,在礼野双向互动中重构上古节庆礼仪及其

神话信仰基础。郑振铎运用弗雷泽《金枝》中祭司王

祭祀原理,研究复原《汤祷篇》中的神圣仪式情境。
凌纯声用比较神话学和考古人类学视野研究、还原

《国殇》《礼魂》与馘首祭枭仪式的关系。闻一多的弟

子孙作云以古物、古俗研究中国古代图腾,是神话图

像研究的滥觞。而20世纪后半叶以降,叶舒宪《中
国神话哲学》《诗经的文化阐释》、萧兵《楚辞与神话》
《楚辞的文化破译》《傩蜡之风》、徐新建《西南研究

论》《民歌与国学》、彭兆荣《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

践》《文学与仪式》,等等,皆以更为广阔的视野,从文

化人类学视角,对神话-仪式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

译介评述,和本土化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相整合。
从首代学者筚路蓝缕的译介研究、搜集整理到

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代学者孜孜以求的探索,神话从一

种新学问,渐渐变成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

文化遗产(包括传世文献、出土文献、实物与图像等)
和社会行为的理论视阈。

  二、神话作为方法:从原型、结构到四重

证据法

  若说神话作为理论视阈提供了一个宏观的重新

观察和阐释社会文化的理论框架,那么,神话作为方

法,则更侧重指其实践操作性和跨学科的创造性探

索———一种可将神话理论视阈具体落实在研究对象

上的实操技能。理论视阈和方法其实一体两面。20
世纪80年代以来,由叶舒宪译介的《神话-原型批

评》《结构主义神话学》《活着的女神》《萨满之声》等,
为中国古代文学、现当代文学、民间文学、神话学等

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可以指引实操技能的理论与方法

论资源。其《中国神话哲学》兼具神话原型、神话仪

式和结构主义神话学等理论方法,开拓性地重构了

中国神话元宇宙;对中国文化系统生成转换规则的

内在思维模式和神话原型的构拟,深刻影响了几代

学人。萧兵、叶舒宪、王子今、臧克和、梅新林、吕微

等,运用文化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字学、心理学、神话

学、现象学等跨学科阐释视野,对中国典籍《论语》
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山海经》《史记》《说文解字》《红楼

梦》、鲧禹神话等进行的比较神话学阐释,实例呼应

神话-仪式理论的跨文化阐释效力和神话原型、结
构主义神话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,影响甚大,泽被后

学,对认识和发掘潜藏在中国早期经典文本叙事深

层的文化编码具有示范意义,为后来的“神话历史丛

书”“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”“神话学文库”以及大小

文化传统论、文化文本论等奠定了基本的研究范式。

20世纪以来,民俗学、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继在

中国学界开启了眼光向下、眼光向前和眼光向外的

视阈革命,极大冲击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。
在古史与古代典籍研究领域,逐渐打破传统经典文

献考据学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,渐次引入出土文献

(主要为甲金文字)、实地调查的口传文献和考古发

现的实物遗存与图像等。如孙作云提出的古史和神

话研究要取证于书本、古物和古俗的“三层证明法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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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宗颐在王国维“二重证据法”基础上提出的书写文

献、出土文献、考古遗物、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

料“五重证据法”,最终经叶舒宪研究提炼总结为人

文学“四重证据法”[5,6]及其间性互补的操作模型:
“文化大小传统论”(2010)、“N级编码论”(2012)和
“文化文本论”(2013)。一重传世文献与二重出土文

献(文)、三重口传神话和活态仪式(言、行)和四重考

古出土实物物象与图像(象),皆是神话观念寄寓的

物化符号载体,或曰由显性符号构成的可视化文本

形态,而考古出土的遗存遗物及图像、口传神话与仪

式展演等,则是早于文字文本小传统产生时代的文

化大传统,对文字文本小传统具有孕育和形塑功能;
从文化大传统(文化文本)到文化小传统(文学文

本),是一个连续的非线性的多维编码过程;四重证

据及其间性互补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对话和立体

重建神话意象或神话观念语境的重要途径。而“神
话历史”则是新时代重新贯通文史哲诸学科整合优

势的概念武器,也是文化文本多元符号编码背后隐

蔽的思维法则。因此,上述系列术语不断延展表述

的背后,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对象、理论与方

法逐渐清晰的过程,也是逐渐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

立的过程。2015年《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视角》、

2021年《文化文本》理论专刊的相继推出,则是神话

作为理论视阈和方法介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产

物。研究者试图从比较神话学的文明比较视角,探
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瓶颈难题:五千年文明仅有

三千年的文本,如何凭借非文字符号的解码,实现万

年中国史前神话信仰与五千年文明国家意识形态发

生的全程衔接研究?[7]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物证之小

心求证,使得神话历史脉络一直延伸到上五千年时

段,大大超过了国人通常所说的五千年文明,这势必

将研究者引向更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新方向。四重证

据法实现了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的整合,拓展了中

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范式。2024年9月底,在
四川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三届艺术遗产国际论坛的主

题之一,就是将“神话作为方法”介入艺术遗产研究。

  三、神话作为资源:从创意书写到数智人文

神话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,携带着创

述者的思维方式、情感好恶和社会生活的密码原型。
神话在理论视阈和方法之外,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

经久不衰的创意之源,在创述族群的礼仪生活、秩序

重建、价值重塑、生态平衡、制器作文等活动中发挥

着原型形塑和社会宪章功能。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

话。史前信仰语境下的器物又何尝不是物化的神话

存续形态? 在某种意义上,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

创意的绝妙践行史。因为人是充满想象性的符号动

物,能以创意想象将观念符号化和物化,将人类内在

幻象、无形观念负载在物象、仪式景观中,呈现于外

部现实世界,并巧借不同时代的流行媒介物(器物、
仪式、典籍、景观、影像、短视频等),使其得以穿越历

史的罅隙,不断革故鼎新地重现于世人面前。在此

意义上,神话从来就是“不同时代语境下,各类文本

或媒介形式交汇互动中不断动态生成的叙事过程”,
是“神话不断穿越时间的屏障,从古至今触动人心的

奥秘所在”[8]。
在当下数字时代,电子媒介俨然已成为神话“双

创”的重要载体和神话传播与接受的主要途径,在援

引、融汇和重铸三种神话重述的创编方式中,小说+
影视改编者更青睐重铸传统,即援引、融汇传统神话

文本中的人物、主题、圣物、仪式、情节/情结等要素,
在新的宇宙观、价值观和叙事结构中,创设新的神话

故事、人物形象以及推动情节发展的圣物法器、仪式

景观等。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,无论是

文明起源期的神话物象、仪式遗存,还是经典文献里

的神话意象、神话主题、神话情节、神话人物,都被作

为创意资本重新赋予新生命,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秩

序、价值观传递和跨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途径。国

学研究园地又将迎来数智人文时代的范式革命,且
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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